
【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杨锦华副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罗碧云  杨苗健
一、采访时间

2012年5月15日下午。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门诊诊室。
三、人物简介

    杨锦华，男，1944年2月生，广东广州人，现已退休。1962年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于1968年毕业。由于当时国家政策问题，毕业后先到湛江海康县医院工作3年。因为表现优异，于1972年5月调回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内科教研室工作并一直从事临床工作。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内科门诊部主任，主要擅长消化内科。

四、采访记录

记：老师您好。我们是口述校史的小记者。这次来访是想通过老师您对过去在校的学习和工作的回顾来了解我们学校曾经的点点滴滴。老师您是从我们学校一毕业就留在附院工作的吗?
述：我啊，一毕业并没有留在学校，而是去湛江医院工作。1968年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湛江海康县一个医院，因为当时中央下达文件，就是一个不准留城市的政策，学生要服从国家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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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医学院的学生全部都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医院里做了3年，然后才回到我们学校。
记：老师能简单谈谈您在湛江医院的情况吗？
述：当时在那边（湛江）的环境自然是比较差的了，医院规模比较小，设施也是比较简单，其实当时的医生都是万金油，即使是学中医的，到医院里去了都说中西医结合的。当时的医院没有明显的分科，没有分中医和西医。而且刚到那边，当地人都是以讲黎话为主的，当然县城里也有从广州调到那里的，也有人讲白话（粤语）。当时去那边，一来要看病，二来就要搞政治活动。
记：我们对老师您说的政治活动很好奇，能和我们谈谈吗？
述：我在校6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政治任务很重，不多不少影响我们的学习。我们那时要学农，学工。在校期间，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是搞“四清”运动，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时是政治第一，学习反而是其次的，而且搞运动的时间都是在学习的时间，那时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学习落下许多，即使是后来补习感觉也补不回了。只是后来上到临床后再慢慢去琢磨学习。当时去那里，院长还是挺重用我们的。一部分时间是搞门诊，一部分时间搞专案，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我在那边的政治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笑）。
记：那老师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再次回到我们学校工作的？
述：1972年，毛主席说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当时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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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复办中医学院了，就招了我们回来当老师。
记：回到学校后，学校有没有很大变化？
述：其实当时回来的时候，学校的环境和我读书的时候差不多。我1962年来学校读书，读了6年，其实当时是六年制的，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当时没有分专业。当时我们学校规模还是比较小，最多一个年级200人。
记：那当时是大班教育还是小班教育？
述：当时是大班教育。我记得那时是两百多个人一个教室。
记：（疑惑）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有那么大的教室了吗？
述：（点点头）其实当时学校已经有那么大的阶梯教室了，现在那些阶梯教室还在那里。
记：那当时那么大的教室，老师会不会觉得听课很困难？
述：当时我们已经有麦克风了，学校的设施还是跟得上的。到了我这年级，才100多人。当时我们学校是根据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来办学的。学校那时候的规模很小，相对于其他的学校来说是比较小的。
记：那老师您那时是为什么会报考我们学校，入校后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适应过程？有没有一些心理斗争之类的适应期呢？
述：其实当时考大学还是很难考的，全国的录取率才大概百分之九多，考上大学已经是件很光荣的事了。其实我那时也没什么心理斗争，就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理来到我们学校就读，既来之则安之嘛。之前没有接触过中医，中医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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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之类的。我们的老师都是以老中医为主，从各个地方调过来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不大懂老中医给我们讲的知识。后来经过了我们学校的专业教育后，就开始慢慢适应走中医这条路。
记：那老师当年进来我们学校后，学校的氛围是怎样的呢？
述：当时我们读书是很努力的，大家的竞争意识很强。大家都很刻苦认真，特别是梅县那边的客家同学和汕头那边的潮汕同学，学习很努力的。因为我是广州本地人嘛，星期六日放假我是回家的，而他们是在学校很勤力读书的。
记：那大家都那么努力认真，会不会像现在那样子一下课就围着老师问问题？
述：不会。因为当时学校是有规定，下课是不准问老师问题的，因为老师已经讲两节课了，很累了，假如我们真的有什么不懂的话，课后是可以去问老师的，去老师教研室或者老师家中都可以。那时我们与老师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如果我们生病的话还可以让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记：那时的老中医是边教学边临床的吗？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述：那时的老师是专门上课的。后来建附院的时候，就聘我们学校第一二三届的毕业生到住院部做医生。虽然有点年轻，不过还是有老中医带着的。那时邓铁涛老师教我们医史，关济民老师教中药，还有钟耀奎、李仲守老师，他们这些老中医讲课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比较干脆利落。邓老给我们讲医史还会引经据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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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那我们学校会搞些什么活动?
述：其实我们学校那时还是搞许多活动的。我也会参与一些活动。因为当时我是学生会生活部的部长，也进过学校的文工团。不过那时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很认真读书的，大家都埋头苦干地去读书。大家的目标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争取变得更好。而且能成为学校三好学生，可以留在学校工作。
记：当时学校的整体规模是怎么样的呢？
述：当时一个年级一个班，没有现在分那么多学院的了。那时我们的学校规模很小，条件很简陋，我住在第一宿舍，6个同学一个宿舍。饭堂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还在学校那里待拆的礼堂呀，那可是又做饭堂又做礼堂。饭堂开饭的时候是同学们就拿着饭盆去打饭，拿饭盒回宿舍吃的，一路走一路吃也吃完了，哈哈。其实那时经济困难嘛，感觉还是不够吃的。吃一斤饭都感觉不饱。那时是有饭票的，每个人一个月就有28斤米，吃完就没有的啦，一餐吃八两饭当然是不够，一斤二两饭我都吃得下呀。没办法，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要计划经济嘛。礼堂用来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拿着凳子去那里坐着听。
记：礼堂那么小，能装得下那么多人吗？
述：那时我们学校也就6个年级嘛，有一个年级是去实习的了，就剩5个年级，每个年级也就一百多人，总共都不超过一千人，所以那里是可以容纳得下全校学生的。那时就是经常开会，一个礼拜有一次政治学习，院长呀，书记呀，都要做报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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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学生要去听。那时政治表现是比较重要的。当时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开会的，讲形势报告，讲到晚上五点半或者六点。那时政治气氛很浓厚的。
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老师您是怎么学习中医的？
述：当时我们学中医的要求就是以背诵为主，所以当时很早就会起来背书，晚上也背，就在教学大楼那个广场的地方背。内经，伤寒，温病，金匮，都要求背诵，医古文也要求要背诵一部分，其实那时就是要求要背熟那些经典的著作，而且中医要求的比例很重的，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那时是没有中基的，诊断学是有的。因为中基的内容就是从内经里出的嘛，所以我们还是以学内经为主。我们是先背熟书再去理解的。还记得我们学医古文的时侯，教我们的老师原来是在中大教古文的，口音比较重，所以听得很吃力（笑）。那时最难学的就是医古文，不过也很重要。
记：那学校的生活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
述：那时我们都是住宿的嘛，而且是不用交学费的，伙食费也不用交。主要是因为那时大部分的同学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同学们是可以向国家申请补贴的。记得那时的伙食费是每个月15块半，相当于一个家庭的月收入的一半了，不过全是国家补助。只是书本费是要我们交，所以我在学校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都不用交什么钱。
记：我们学校原来是这样的，那我们的附院是怎样的呢？
述：那时的附院很小，只有一个平房的大小，就一个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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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后来逐步扩大，早期曾用一个旧的教学楼二楼和地下作为诊室和住院病房，虽然那时附院真的很小，但是后来就逐渐扩大规模了。
记：那老师您从湛江回来后，我们的附院和学校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述：我是毕业后先被分到湛江，1972年5月份回来我们学校，那时我们附院已经改变很多了，有门诊部，有不少的病房了。因为当时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学校就重新开始教学，那么学校就要老师，就把在外面表现得不错的调回来。我回来我们学校教书，就是教内科。当时是开门办学，什么是开门办学呢？就是上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带学生到下面基层的医院上课。因为当时的路线就是要把医学面向社会，面向农村。不过他们也会回学校学习，只是主要还是在下面的基层医院学习。老师是被抽到后就调到基层那里去教学的，就是下乡教学。讲课就是备课时间会长点，而且那时是要求老师要去听课吸取一些授课经验的，一星期要去听其他的老师讲课两次。
记：老师您从学习中医6年到临床已数十年，你觉得怎样才能学好中医呢？
述：中医嘛，一开始当然是要打好基础，学好基础理论，第二个就是药物要熟悉。当时我们学中药的时候，有采药的老师带我们去参观那些药物，记得那时的老师是梁颂明老师，是北京医学院学药的。他给我们讲中药也是按中医的思维给我们讲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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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性味，临床应用，适应症呀。第三个就是方剂要熟，第四个就是要多运用，懂运用。还有，就是要多看点其他课外书，参考一下古代的中医是怎么用药的，有伤寒派，温病派。其实现在临床也分伤寒派和温病派，我就是温病派的。而《温病条辨》里面就有不少很好的方，桑菊饮呀，银翘散呀。那时西医的要求就是学一些基础，解剖，生理，病理，药理都要学啦。
记：那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临床的？
述：我们大四的时候开始见习一年，那时附院规模小嘛，我们就被分配到其他的地方去见习，比如佛山，台山等地方。一般都是去省中医院、市中医院。我就去了台山那边见习。当时我们见习就是帮老师抄方的，跟着一个老中医，老师说开什么方，我们就写下来。有的老师的脾气很古怪的，很有个性，有自己的看法，他有他开方的方法，你是猜不着他对于这个病是开什么方的，不过他会告诉你这个病用哪个药哪个方比较有疗效，我们就记下来。其实我认为嘛，年轻人，就是见习为主，在老师旁边学习这种病有什么特色，学习老师的经验，摸索老师用药的特点，因为中药嘛，每个人用起来都不同，即使是同一学校，同一个班毕业出来，对于同一个病，他们用的方也会不同的。中医就是各师各法。看你跟着哪个老师，那你就会学习他的那一套方法。我以前也跟过邓老，邓老开的方就是以四君子汤、温胆汤为主的加减，我也跟过钟耀奎老师，他开的方就是以四逆散为主的加减。在学校里学习就是要打基础嘛，以后多临床，用理论来指导临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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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去摸索。中医嘛，就是要多临床。
记：在和老师的交谈中，我们了解了很多东西。最后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们走在中医路上的莘莘学子一些建议。
述：我的建议很简单：打好基础，多看书，吸取老前辈的经验。
记：嗯，谢谢老师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回顾了我们学校那段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我们受益匪浅，再次感谢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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